
科技日报讯（记者林莉君）近日，从第 128届国际分析化学家协

会(AOAC INTERNATIONAL)年会传来喜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庞国芳荣获该协会颁发的 2014

年度最高科学荣誉奖——哈维·威利奖，以表彰他在分析化学领域作

出的杰出贡献。

哈维·威利奖每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在分析化学领域作出杰

出贡献的科学家或研究团队。庞国芳院士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

科学家。

30多年来，庞国芳院士及其团队一直致力于食品科学分析技术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特别是农兽药残留物质等痕量化学污染物质领

域研究，系统研究了各类农产品中 1200多种农兽药残留化学污染物

的分析技术。他长期从事检验检疫标准化工作，已建立两项 AOAC

官方方法，制定 140 多项国家标准，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 100

多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项。他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

于食品安全领域，推动了残留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庞国芳：
首位荣获哈维·威利奖的中国科学家

黄宇红令人眼前一亮：白色纯棉上衣配一

条米色职业裙，简洁清爽，知性干练，她眼窝深

凹，散发出一种异域风情。

“有人说我长得像外国人，所以我勇敢地走

上了国际舞台！”黄宇红朗朗一笑。作为中国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的副院长，十几年来，她

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移动通信在 1G/2G 跟随、3G

突破的发展历程。更为难得的是，在“技术男”

一统天下的通信世界，黄宇红以女性特有的执

着与韧性，推动形成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 4G网络通信技术，成为在世界舞台上“快人一

步”的领跑者。

出身航天世家的她选择了移动通信专业，

并对此痴迷。“选择了一个目标，我就一定会走

下去。”黄宇红说话做事绝不拖泥带水，用现在

的话说，就是一枚“女汉子”。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通信技术标准化堪

称“一穷二白”，在国际上更陷于“听人说一说，

跟着笑一笑”的窘境。“在国际组织的大会上，中

国人没什么话语权，更谈不上对国际网络技术

发展的影响。”黄宇红感叹。

1996 年，从北京邮电大学读完研究生，黄宇

红来到原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工作，第二年就被

派到芬兰参加国际 3GPP 标准会。当时中国的

GSM（第二代通信技术 2G）追随国际标准发展起

来，TD-SCDMA 技术在中国刚刚出现。几次参

加国际会议让黄宇红意识到，3G 技术在中国有

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和需求，“要为中国标准的国

际化而努力，要让中国的声音引导国际通信技

术的发展”。

标准之争就是利益之争。一次国际标准

大 会 讨 论 TD-SCDMA 与 其 他 技 术 干 扰 共 存

的标准时，为保护 TD-SCDMA 发展，黄宇红

与国内公司仔细研究核心问题，最终保证了

中国的利益。

“TD-SCDMA 实现了我国在国际标准方面

的历史性突破，但国内产业的落后、经验缺乏让

它 还 只 是 一 个 分 流 。”黄 宇 红 认 识 到 ，“ 当 时

TD-SCDMA 商用要比日本等国晚 8 年左右，我

们还是追赶者的角色。”

随着移动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生产信息化

的带动作用，第 4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的变革已

悄然拉开竞争大幕。黄宇红意识到，中国移动

通信技术在世界上“领先一步”的重大时机真正

到来了。

2007 年，LTE（4G 网络）国际标准化进入关

键时刻，针对存在两个 TDD版本的现实状况，高

层领导作出判断：只有将欧洲 TDD方案融合“干

掉”，才能实现我国主导方案成为唯一标准。

3 个月内，黄宇红带领技术团队日夜攻关，

提出了新的标准方案，与各企业反复论证沟通，

不断团结联合国内外企业和国际运营商，通过

标准化战场上合纵连横，我国主导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 TD-LTE标准终于“出炉”。

标准形成后，如何让 TD-LTE 形成完整产

业链，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成了一个更严

峻的考验。

一年一度的巴塞罗那世界通信大会，堪称

通信业的奥林匹克盛会，黄宇红和团队机智地

把大会作为推销中国 4G的展台。“国际级通信大

佬们都到场了，中国移动做了 TD-LTE 主题演

讲，迎来由衷的掌声！”

从过去 3G 时代站在国际舞台的一个角落，

到 4G 时代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从跟随别人的

技术标准走，到走到前台成为引领者，这次大会

也成为 TD-LTE产业化的前奏。

2011 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了全球 TD-LTE 发

展倡议组织（GTI），世界级运营商尽在其中。

GTI 秘书长的身份让黄宇红成了 4G 的“布道

者”。一次次大型国际峰会组织，团队成员成了

“七十二变”的多面手，“TDD 技术优点、组网经

验，我们个个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大家经常深

夜还在跟老外打电话。一位负责 GTI 的同事，

两年发了 3万封邮件。”黄宇红笑道。

“4G 网络的产业化，不仅要在国内做，更要

联合更多的国际运营商和厂商一起加入，让

TD-LTE 发展成为国际化产业。”中国企业的眼

界已经看得很远。2009 年欧洲的运营商宣布商

用 LTE FDD，而此时的 TD-LTE 还在实验室里

验证。

黄宇红计划借 2010 年世博会的舞台向全球

展示 TD-LTE的产业。

黄宇红还记得那惊心动魄的几个月，北京、

上海团队都在拼命测试攻关，2010 年第一颗

TD-LTE 芯片、数据卡、手机、PAD 终于面世，覆

盖世博的 4G网络起来了。

“经历了 TD-LTE 技术、标准、产业、商用等

各方面的一系列攻关，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不可

能变成可能，把问题变成创新，把挑战变成动

力，把空白变成机会……”黄宇红表示。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完成了向技术领

军专家的成长蜕变，黄宇红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的殊荣。一路走来，她总结自己有“三心”：

责任心、用心、诚心。“只要有目标、有自信、有努

力，中国的通信技术标准完全可以走到世界前

面。”她说。

黄宇红：领跑中国 4G的“女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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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博士、80 后、高科技领军人才，这些

耀眼的字眼，如今又要加上一个名头：上市公

司董事会主席。本周，光启科学有限公司（前

称英发国际）公布，公司执董刘若鹏获委任为

董事会主席。据联交所资料显示，英发国际获

刘若鹏为首的深圳大鹏光启联众科技斥资 2.37

亿元入股成大股东。深圳光启借壳港股英发国

际控股香港上市，日前正式更名为“光启科学

有限公司”。

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还是那名年轻的

科学家：25 岁率领团队成功研制出“隐形衣”，

发表在《科学》杂志后引起轰动；27 岁获杜克大

学博士学位，回国创建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

院并担任院长；如今刚满 31 岁，已率领顶尖研

究院在超材料、智能光子等三大革命性创新技

术上取得多项产业化成果的转化，涵盖航空航

天、无线互联和智慧园区等领域……他，就是刘

若鹏。

眼前的刘若鹏，跟照片中那个微胖、短寸头

的形象不同，发长三寸，脸也瘦了一圈。他自嘲

地说：“没办法啊，每天工作 14小时，忙到晚上 12

点回家，根本没时间理发。”若问刘若鹏“是什么

激发了这群年轻人的斗志”，他会不假思索地蹦

出两个字：“梦想”。“梦想着中华科技的复兴，梦

想着探索未知的领域，梦想着改变人类的未来，

这是我今天坐在这里的唯一理由。”

刘若鹏：创新梦想永不“隐形”

初见刘若鹏，看上去的确很普通：个子不高，

眼睛不大，貌不惊人，衣着普通，身材还有点发

胖；成长在深圳一个普通家庭，读小学、中学、大

学，又出国深造，继而回国创业，履历看起来也是

按部就班。

看起来普通的刘若鹏，却有着不普通的经

历：就读杜克大学期间，他攻关“超材料”领域，率

领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隐形衣”，通过引导微波

“转向”，防止物体被发现，2009年发表后，引起学

术界、公众媒体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科学家

实现了隐身衣。”另一世界顶级期刊《自然》如是报

道。他甚至收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就职邀请。

“让国家在超材料领域具有先发优势”

每天，刘若鹏和伙伴们挤在20平方米的办公

室里一起工作，忙到凌晨才回家；没有实验室，测

试电磁波就得钻到地下车库里……“我们不仅要

研究，还要研究‘怎么研究’。”刘若鹏说，比艰苦条

件、超负荷工作更难的是对研究院运作模式完全

“一抹黑”。“我们不仅是在科研成果力求创新，在

运作机制上也创新，在创新模式和管理方式上相

当于拿自身做实验，给自己开刀，看哪痛哪不痛。”

“我们原来仿照很多类似机构，建立一套完

整的制度架构和流程规范，最后发现不奏效，出

不了东西。那段时间最难熬，研究院差一点死掉

了。后来索性放手一搏，我说，‘抛开所有的制

度、流程，我也不是院长，你们也不是那谁谁谁，

大家就坐下来，头脑风暴，一门心思解决问题。’

那段时间，每天都讨论到凌晨四五点，有那么 4

个月的时间，技术难关终于被攻克了。”刘若鹏把

此后形成的创新模式称为“作坊式”。“对于原始

创新来说，可能这种自由的、发散式的做法更有

效，能把大家的头脑‘爆发式’地激发起来。”

跟这些“坎儿”相比，刘若鹏觉得，这 4 年最

困难的还是怎么说服“创新链”，包括市场用户、

投资方去关注新技术、接受新技术。超材料的领

域非常新，很多人不了解，而市场总是希望投资

于可靠的、看得见“钱景”的项目。他坦言所做的

大量工作，其实是“封装”——将自己的研究用通

俗化语言包装出来，再向市场、社会推销。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一定会回报舍得投

入的人。短短两年，这个留美年轻人将一个原来

只有 5 个人的研发团队，发展成为拥有近 300 人

的顶尖研究机构，以平均每周申请 25 项专利的

速度，占全球相关专利 85%的成绩，悄然成为世

界超材料领域的引领者。目前，光启团队突破亿

级微结构超材料的设计制备，完成了亿级微结构

功能超材料的研发与制作。搭建超材料先进设

计、制备及测试平台；开发了先进的超材料系

统。刘若鹏还部署搭建了计算能力在国内进入

百强的高性能计算中心，在美国时用 3个月做出

一个超材料微结构，现在 30 分钟之内就可以做

出百万级别的超材料微结构，超材料的设计和仿

真能力大大提高。

“拿自己做实验，给自己开刀”

如果说陈中红钻研的方向——石油，

是地质学领域的“黑金”；那么，他这种甘于

寂寞、执着坚守的精神，便是科研领域的

“黑金”。

——题记

祖国的油气勘探事业稳步的发展，有力

地促进了经济建设。而在与一群默默坚守，

长期奋斗在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有密切关

系，陈中红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

1995 年，19 岁的陈中红踏入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的校门，攻读矿产普查与勘探专

业的本科学业。从此，他与祖国的油气勘探

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5 年，取得博士学位的陈中红完成

了由学子到老师的华丽转型，成为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的讲师、副

教授。

做科研工作是艰苦的，做出有成绩的

工作更是需要毅力，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

住冷板凳。作为大学老师的他，首先要完

成教学工作，尤其是在任教初期，教学任务

是繁重的，因此想要完成好的科研，需要从

缝隙之中抽出时间，因此，到了假期的时

候，在很多人眼中老师的假日，却成了最忙

的时候……

这些年，他利用假期进入新疆油田“蹲

点”，先后完成了准噶尔盆地腹部陆梁隆

起油气运移通道与成藏规律研究，准噶尔

盆地西北缘新光地区二叠系致密砂岩中

的原油和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成藏

机理研究以及准噶尔盆地石炭系火山岩

岩性、岩相、储集特征及油气成藏机理、成

藏主控因素的研究，随着这些工作取得的

成果不断涌现出来，他也向着理想迈进了

一小步——这些成果有力地促进该区的油

气勘探工作。

还记得 2003 年暑期在新疆克拉玛依市

做科研的状态，陈中红说，那时候克拉玛依

的环境没有现在好，那时候克拉玛依七八月

份的时候，气温非常高，又非常干燥，所以经

常流鼻血，晚上住在租住的房子里，没有空

调，晚上睡觉时，床的温度太高，电扇也不管

用。直接睡不着，因此经常半夜起来冲冲凉

水澡后，才能勉强睡着。

这么多年的坚守，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呢？陈中红简单的一句话：“在有生之年，不

让自己虚度，更不要在以后的时候会因为

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懊悔，……人在这世上

的时间是短暂的，要让自己留下脚印……有

追求梦想的勇气，就不会害怕路上的苦。”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科研工作上，陈中红不断创新取得成

果，工作不满 10 的他已经是硕果累累。先

后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高校科

研成果二等奖、全国有机地化中青年优秀论

文奖等奖项，在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

2 部（与导师查明教授合作），合作完成学术

专著 3 部；发表第一作者论文 40 余篇，合作

论文 10余篇，目前已在烃源岩排烃、地层流

体与油气成藏等领域取得系统性的研究成

果，相关成果受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和

刘光鼎的肯定。由于成果突出，入选该学院

首批“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并被学院破

格聘为教授、博导。

我们的成果虽不是高大上，但是紧接地

气，它帮助解决了油气地质勘探中的一些地

质问题；我们的成果来源于勘探实践，又要

回到勘探实践，对勘探实践的发展才是目前

最重要的。

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也时刻提醒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不足。正因如此，2009

年开始，作为访问学者，他去美国斯坦福大

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和进修。谈起这

段经历，陈中红颇有感概，国内与国外科研

和学术环境目前差别还是很大，美国斯坦福

大学地处硅谷，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优秀人才，而我有幸在世界文明和技术均是

最先进的地方亲身感受一年，这个经历可以

不断促进我以后的成长。

进修回国后，紧跟国家能源发展的需

要，陈中红主要进行了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研

究，这包括泥页岩油气赋存机制与生排烃非

均质性评价、生物降解稠油成藏过程、火山

岩区油气成藏机理以及复杂油气成藏体系

下油气源、运移路径及成藏过程识别与追踪

等研究工作。

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

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

也要活得漂亮。陈中红说，这句现在流行的

陈欧体很能激发年轻人奋力前行。

自信和坚守，是我们对陈中红最深的印

象。而这种源于知识积淀和踏实的科研工

作的自信，以及因为理想而执着坚守精神，

恰恰是当今时代科研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正

能量”。

勘 探“ 黑 金 ”
文·肖延胜

在科学家、创业者、梦想家这众多的头衔里，

刘若鹏还是最喜欢“梦想家”。用他的话说，从高

中到现在 10多年里，创新的梦，从未“醒来”。事

实上，整个光启团队一个共性：激情澎湃，干劲十

足，讲贡献、讲投入，不求回报，不气馁、不退缩。

“要进入这个行业，工作狂是基本条件。”在这里

从事 3 年多航空特殊材料研究的岳玉涛感慨

道。在他看来，光启更像是一个梦想家的俱乐

部。大家因为梦想而相聚，在这里一起抱团，实

现自己改变世界、改变人类、改变未来的梦想。

虽然梦想的狂热总不免遭遇现实的冷酷，虽

然不少更加“实际”的人陆续离开光启；不过，越

来越多的人经过沉淀，选择留下来，选择了继续

“追梦”。不少人为了完成一项研究，常常会主动

加班到晚上八九点，甚至不惜牺牲周末时间。

因为，不计功利、“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精神，

始终是原始创新最需要的东西。刘若鹏认为，自

己和早期创业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始创新、源

头创新。“早期，由于社会物资匮乏，各项技术滞

后，创业者如果能让国外不少现成的先进技术在

国内落地，或者打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再加上

一些坚持，或许就能获得成功。”

“而光启的成功，比的是原创。”这个年轻人头脑

成熟而深刻，“光启成立4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汪洋

副总理等都来参观过。对于一个4岁的企业来说，

这是巨大的荣誉。我觉得，这些国家领导人来光启，

是在发出一种信号，那就是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企

业，站在世界的潮头，靠着‘原创’的力量发展。”

“希望能有更多企业靠‘原创’力量发展”

就在科研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回

国。“我们在进入超材料领域时，连‘超材料’这个

名字都没有，即使在美国，它都是最新、最前沿的

领域；而我们这几个人就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谈

起 4年前的那次选择，刘若鹏感慨道，“如果我们

带着成果回国，那么中国在这个高精尖领域，不

但不输于发达国家，还具有先发优势。”

打定主意，他说服团队里另外 4名主要成员

一起回到深圳。在他们看来，原始创新最重要的

是人，只要团队在一起，即使离开美国的先进设

备和科研环境，回到中国一样能够做出成果。赫

赫有名的光启研究院从此诞生。“取名自明代科

学家徐光启，矢志‘为中华科技复兴而奋斗’。”27

岁的刘若鹏也成为国内最年轻的研究院院长。

他们回来后，在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境况

下，白手起家，自主创业，从零开始，砸进身家性

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有的同事，年纪越来越

大，忙得没时间要孩子；还有的，有了孩子，却又

流产了，到现在还怀不上。“是我把他们‘忽悠’回

来的，我特别怕对不起大家……”

张凌云 40 岁了，来到景德镇与陶瓷“相恋”已是第 20 个年头。

回想起自己与陶瓷的“罗曼史”，张凌云至今也觉得奇妙。她念高

中时对大学专业没有丝毫概念，后来在学校高考光荣榜上第一次

看到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名字，“觉得去学陶瓷应该会很有意思，

就填了志愿。”不料，这一时的心血来潮便开启了她与陶瓷的“马拉

松之恋”。

2006 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交流时，张凌云对陶瓷萌

生了深深“爱意”。有一天，工作室里的一位艺术家穿了件Ｔ恤，上

面写着“Clay is everything”（泥土是一切）。这触发了张凌云的思

考：“泥土孕育万物，确实就是‘一切’呀！它可以被双手塑造成任

何形状，多么富有生命力！而陶瓷，不正是表现泥土之美的最好形

式吗？”“既然结下了缘份，那就走下去吧！”就这样爱上，然后沉浸

其中。

从 2006 年到 2014 年，她的作品在国内外陶瓷艺术大赛中屡屡

获奖，举办了数十场个展与联展，多件作品被海外收藏。她设计的

青花瓷灯柱成为荷兰瓷都代尔夫特市政厅道路两旁独特的风景

线。日本“陶艺之森”驻村艺术家、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访问

学者、韩国庆熙大学特聘教授……世界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张凌云

交流访问的足迹。这位来自中国瓷都的东方美人赢得了国外同行

的欣赏和尊敬。

张凌云：就这样爱上陶瓷


